
第一章 穿越得婚事 

「死丫頭，妳別在這兒裝。我告訴妳，妳不嫁也得嫁，魏家給的聘禮已被我拿去

給妳四叔交束脩了，除非妳能把人家給的那十兩銀子原樣還回去，不然由不得

妳！」 

尖利刺耳的聲音在耳邊炸響，熾烈的陽光毫無保留地傾灑在臉上，姜芸不適地皺

了皺眉，而後艱難地睜開了眼。 

感受到腦後劇烈的刺痛和濡濕之感，她下意識抬手一摸，觸手是一片黏膩。 

「血？」看著手中鮮紅的液體，姜芸一怔，看向身側的那片陰影。 

那是一個身穿灰色粗布麻衣的農家老太太，看上去已經上了年歲，鬢髮發白，臉

盤窄小，臉上滿是褶皺，卻遮不住雙眼中透出的精光，一看渾身都是算計。 

見姜芸看過來，姜老太太心虛了一瞬，然而想到眼前不過是個黃毛丫頭，自己那

個病秧子兒子並不在家，立刻又跋扈起來。 

「看什麼看！虧得人家魏家不嫌棄妳生得這般瘦弱，不是小姐的命卻生了個小姐

身子，一推就倒，還願意上門提親，讓妳嫁妳就嫁，哪那麼多事兒？」 

這一番話似乎刺激到了姜芸，她腦中頓時一痛，彷彿有人拿著鐵錘朝著她的腦袋

狠砸了一下。 

待疼痛消退時，姜芸發現自己腦海中多了許多陌生的記憶。 

她想起來了，自己分明已經死了，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為了採集一株從未見過的植

株不慎跌落懸崖。 

只是不知怎麼回事，她死後來到了這個歷史上並沒有記載的朝代，重生在這個和

她同名同姓的小姑娘身上。 

眼前這人正是害死原主的兇手——原主的祖母姜老太太。 

方才姜老太太前來逼婚，原主不願，要往屋裡躲，卻不想被姜老太太一腳絆住，

後腦杓不慎磕在一旁晾衣裳的木架上，當場香消玉殞。 

眼前這個害死原主的罪魁禍首依然一副盛氣凌人的模樣，見自己孫女磕得鮮血淋

漓，竟然連扶都不扶一把，滿心惦記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盤。 

呸，真不是東西！ 

姜芸心底暗罵一聲，艱難地撐起身子，朝姜老太太伸出了手，「妳扶我一把，我

起不來了。」 

姜老太太見姜芸確實面色蒼白、唇無血色，生怕她藉著方才的事訛自己錢，倒也

沒說什麼，搭把手將她扶了起來。 

「哪就那麼嬌氣，磕一下碰一下也了不得。」即便自知理虧，姜老太太依然不服

氣地嘟嘟囔囔著。 

姜芸聞言火冒三丈，腦後時不時傳來的痛感還在提醒她眼前這人做的孽，而對方

竟然還在這兒說些不知所謂的屁話！ 

眼神一凜，她抬眼直勾勾地盯著姜老太太。 

姜老太太雖然不是向來順風順水，但也沒被人用這麼兇狠的眼神盯過，當下心頭

一跳。 



這丫頭果然是個命硬的煞星，這眼神跟狼崽子似的，邪門得很，得趕緊將她嫁出

去，不然日後還指不定要禍害誰呢。 

這麼想著，她再次尖聲喝道：「死丫頭，妳那是什麼眼神！我告訴妳，就算妳爹

在家，他也攔不住這門婚事，妳就安安心心給我等著下個月嫁到上荷村吧。」 

姜芸唇角微勾，透出顯而易見的嘲諷，「奶奶，妳害我頭磕得滿手血，難道想就

這麼算了？」 

她將白淨的小手一伸，攤到姜老太太面前，「妳說那十兩銀子都給四叔拿去做了

束脩，可那是我的聘禮，就是我的錢，妳如今難道不是還欠我十兩銀子嗎？再加

上給我醫頭的錢，妳給十一兩就成，我也不問妳多要。」 

姜老太太一聽她提起錢，頓時如同被捅了肺管子一般跳腳起來，「死丫頭，妳渾

說什麼？我什麼時候欠妳錢！那聘禮本就該給我，辛辛苦苦養妳這麼些年，要妳

十兩銀子又怎麼了？」 

姜芸嗤笑一聲，「奶奶，妳說這話也不害臊。我跟我爹早就分出來了，不是妳一

早嫌我們光吃不幹把我們攆出來的嗎，這會兒又說妳辛辛苦苦養我了？」 

「即便沒養妳那些年，彈頭幾年沒分家之前，妳總是吃我姜家的米，這十兩銀子

妳想也別想！」 

姜老太太說完，見姜芸還要開口，匆匆撂下一句「反正這門婚事是說定了，妳且

等著嫁人吧」就匆匆離去。 

姜芸看著她慌忙離去的背影，冷笑一聲，不再理會。 

好歹將這煩人的老太太攆走了，她也能有一時半會兒的清淨。 

姜芸一手捂著後腦杓，去井邊用另一手提了桶乾淨的水來清洗傷口。 

那木架上不知落了多少灰塵，若是不把傷口清洗乾淨，她擔心會感染。 

在醫療條件極差的古代，一個小感冒都能要人命，要是傷口感染，她焉能有命在？ 

「嘶——」手一碰到腦後傷口，姜芸立刻痛呼出聲，眼圈都紅了。 

即便如此，她還是強忍著將傷口洗淨，而後找了塊乾淨的布頭圍著傷口纏了一圈，

將傷處包起來。 

做完這些，姜芸才有功夫打量自己身處的這個地方。 

這是一處簡陋的茅舍，外頭一圈籬笆圍起來，形成一個小院。 

院西是一口水井，井旁就是方才姜芸磕上去的那個用來晾衣裳的木架，東頭是還

算整齊的小片菜地，種了些茄子、辣椒之類的菜。 

正中是一間極為簡陋的茅屋，屋簷上的茅草不算整齊，屋門是一扇有著斑斑痕跡

的木門，裡頭只有兩間房。 

大一些的那間是姜芸她爹姜沖的，平日裡若是有人來，就只能請人進這間屋子裡

暫且坐一坐；另一間狹小逼仄、只容一張床和一個二尺方寸小木櫃的則是姜芸的

房間。 

空間如此狹窄，可見父女二人生活得多麼艱難。 

在原主的記憶裡，從前他們父女是和姜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只是姜沖身體不好，

不能下地幹活，原主又只是一個小丫頭片子，幫不上什麼忙，於是姜家人就將他



們父女二人趕出來了，美其名曰分家，但誰家有分家只分一戶出來的道理？ 

老太爺姜有倒是對這個兒子還有那麼一絲愧疚，但卻架不住妻子整日念叨，偏疼

的小兒子成日抱怨，只給了這塊原本是荒地的地方讓他們父女倆自生自滅。 

姜家在下荷村也算是大戶，族裡分出不少旁支來，姜有這一支就是其中的一個旁

支，所以除了那十幾畝地，也沒旁的什麼家財。 

家裡的十幾口人要過日子，偏生姜老太太還作著讓兒子當官發財的夢，為此節衣

縮食，整日裡把銀子看得比親爹還重要，不然幾年前也不能攛掇著把姜沖父女趕

出了。 

原主當年是被姜沖抱回來的，據說他在外頭娶妻生子，結果剛生下孩子老婆就死

了，才抱著孩子回來。 

姜沖在姜家行二，上頭還有一個姊姊，早年就嫁出去了，因嫁的地方離得遠，便

再也沒回來過。 

兩人都不是姜老太太所生，而是姜有的原配生下的子女，那原配一生下姜沖就過

世了。 

後來過了六七年，姜老太太才在媒人的說合下嫁到姜家，又生下三子一女，分別

是姜沖的三弟姜海、四弟姜濤、五妹姜泉和六弟姜漣。 

其中姜漣四歲的時候就沒了，也因此姜老太太從來都將姜濤當成心肝肺的疼，甚

至因為當初懷孕的時候，一個路過討水喝的遊方道士瞧見姜家門楣，隨口說了一

句「此家必出貴人」，她就篤定這貴人必定是自己肚裡還沒出生的那塊肉。 

於是從姜濤小時候起，她就想盡辦法讓他念書，就盼著他能早日中個舉人，撈個

縣官當當。 

姜有耳根子軟，再加上姜老太太潑辣跋扈，姜家自然全聽她的，姜沖父女二人一

直如同寄人籬下。 

姜沖後來大概是被自己父親的袖手旁觀傷了心，於是乾脆帶著原主從姜家搬了出

來。 

不用想姜芸都知道，這樁婚事必然是姜老太太為了給自己的寶貝兒子湊束脩才跟

人定下的。 

沒想到老虔婆已經到了如此喪心病狂的地步，為了讓兒子考上功名，連孫女都賣。

雖說原主不是她的親孫女，但這種行為未免也太過火了些。 

今日不是姜老太太第一次來，前日她就已經來過一回了。原主雖然因為營養不良

長得瘦瘦弱弱，但骨氣卻不小，在姜老太太的威逼利誘下硬是不開口。 

姜沖去縣裡辦事，已經走了三日，算算今日也該回來了，想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姜老太太才趕在姜沖回來之前又來一次，打定主意要讓原主點頭。 

也正是因為這樣，她太心急了些，反倒害死了原主，交了個把柄在她手上。 

其實姜老太太雖然人沒安好心，但給原主挑的這樁婚事卻實在是不錯的，前日為

了能夠勸服原主答應這門婚事，更是說盡了這戶人家的好處。 

雖然知道這裡面必然有誇張、吹噓的成分在，但平心而論，聽上去還真不錯。 

那戶人家姓魏，魏姓是上荷村的大姓，占整個村子八成的人家。 



上荷村與下荷村雖然是兩個村子，但其實只隔了一道荷塘，一南一北。據說從前

是一個村子，只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村裡人起了齟齬，分成兩派，這才劃出兩

個村子各過各的。 

要說如今，自然是沒人在意這些了，因此姜芸就算嫁過去也沒人說什麼。 

聽姜老太太說，她要嫁的這個人還是個讀書人，比她大了兩歲，今年十八，聽說

明年就要考秀才。 

當時姜老太太掐著腰，一味地誇讚道：「丫頭，那魏小哥長得真是一表人才，模

樣俊著呢，十里八鄉都找不出比他生得還好看的！再者若是明年他真考上了秀才，

妳不就是秀才娘子了嗎？這是多好的一樁婚事啊！」 

彼時原主難得出聲跟她嗆了一回，反駁道：「若是他那麼好，何必找我這麼一個

窮丫頭？奶奶妳又怎麼能想到我，還不得巴巴地讓姜喜嫁了？」 

姜喜是姜海的女兒，和姜芸一般大。 

姜老太太聞言頓時氣結，指著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心中頗有些奇怪，這死丫頭如

今嘴皮子竟然這麼利索了？若不是人家沒相中姜喜，哪兒能叫她撿了這麼大個便

宜，偏她還不識好歹！ 

其實這麼好的條件，原主也不是不心動，可她心底記掛著姜沖。 

上荷村和下荷村離得再近，走路不用半個時辰就能回來一趟，可出嫁女哪有動不

動就回娘家的。 

姜沖病體纏身，如今父女倆全靠原主自己種點兒菜過活，雖說他們一人還有兩畝

地，若是種上莊稼足夠養活二人，但姜沖沒法下地幹活，原主一個小姑娘家自然

也撐不起來，那地便一直荒廢著，若是原主嫁出去了，恐怕姜沖的生計都成問題。 

如今換成了現在的姜芸，她自然要重新盤算一番。 

雖然她不是姜沖的女兒，但自從獲得了原主的記憶，她對於未曾謀面的姜沖也從

心底多了幾分親近，想著記憶裡原主父女倆相依為命的日子，彷彿她真的就是原

主。 

她不能違背原主的心願對姜沖棄之不顧，她也做不到這樣，可婚事又該怎麼辦？ 

姜老太太之所以揚言她不嫁也得嫁，就是因為老太太已經同魏家人寫下了婚書。 

如果她沒記錯的話，這個朝代婚書是有法律效力的，上書男女雙方姓名、生辰八

字和誓詞，只要落上雙方祖父母的名字就算生效，若祖父母俱亡才可落父母的名

字。 

而姜芸的這樁婚事，落款正是姜有和姜老太太的名字，如此一來，即便到時候姜

沖反對這樁婚事，也越不過婚書去。 

也就是說，從婚書寫成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經是那魏家小哥的妻子了。 

如此一環環捋下來，姜芸深覺一個頭兩個大，不過這憂愁只持續了一會兒，她向

來積極樂觀，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前世姜芸是一個孤兒，在育幼院長大，卻從未自怨自艾，也從沒像其他人一樣費

心費力地去尋找自己的父母，只是一個人自在踏實的生活。用院長的話說，她這

叫沒心沒肺，也叫看得通透。 



這會兒已經是晌午了，沒等肚子叫起來，姜芸就覺得自己餓得前胸貼後背。 

正回想著家裡還有什麼食材，她忽然瞥見院子裡那一小塊菜地種的菜，眼睛一亮。 

除了種了茄子、辣椒，沒想到竟然還有番茄！ 

廚房裡是那種需要燒柴的土灶，姜芸曾經在一家轉型為觀光產業的農家見過，好

在她當時出於好奇跟著主人學了一下如何燒灶，眼下才不至於守著鍋臺團團轉。 

姜芸將已經成熟的茄子、番茄和辣椒摘下來，然後去找了些玉米麵。 

她先將菜洗淨，把茄子去皮切成塊，再把番茄切成同樣大小的塊狀，之後將辣椒

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放在一旁備用。 

食材準備好後，她將茄子放進盆裡，往裡面倒進涼水後再加玉米麵。 

本來應當用玉米澱粉，但家裡沒有，姜芸便想著或許用玉米麵也可以代替。 

油燒熱後，茄子倒入鍋內炸至金黃，之後放進番茄、辣椒和糖、醋、鹽翻炒。 

半刻鐘後，鍋裡飄出陣陣誘人的飯香。 

姜沖遠遠就聞到家中傳來一陣香味，不由一怔。 

丫頭何時將飯做得這麼好了？他不過短短三日不在家，她廚藝竟長進了這麼多嗎？ 

籬笆門「吱呀」一聲響，姜芸下意識回頭，就見一道清瘦的身影，身穿一身褐色

布衣，瞧著約莫四十歲上下，與她記憶中的人重合，她立刻意識到這人就是姜沖。 

和姜芸討喜的圓臉不同，姜沖臉型瘦長，下頷上留著幾縷鬍鬚，顴骨略高，更顯

得人瘦弱，眉間有一道隱約可見的川字紋，想來平日沒少發愁。 

許是因為常年生病的緣故，姜沖的臉色有些灰暗，膚色也不同於成日裡下地操持

的鄉下漢子，反而偏白。 

「爹。」姜芸像記憶裡的原主那樣彎起眉眼笑著朝姜沖喚道。 

看見姜芸，姜沖習慣性微皺著的眉頭才舒展開，「哎，這幾日爹不在，妳自己一

個人沒出什麼亂子吧？」 

姜芸連忙搖頭，「我這麼乖，才不會出亂子。您還沒吃飯吧？我剛做了菜，您嘗

嘗。」 

她把飯菜盛好端進姜沖房中整個家裡唯一的一張桌子上，招呼姜沖來吃飯。 

待父女二人坐在飯桌前，姜沖這才注意到姜芸頭上包了塊布，看上去雖然不醜，

但因為包得隨意，所以顯得姜芸人有些滑稽。 

「丫頭，妳腦袋上包個布條做什麼？」姜沖皺眉問。 

「啊……」姜芸一滯，故意將方才的事一筆帶過，「今兒奶奶來過一趟，我跟她

說話的時候沒注意，在院裡的架子上磕了一下，不礙事兒。」 

姜芸知道這事必然瞞不過姜沖，乾脆實話實說，只是為了避免姜沖擔心，還是儘

量往輕鬆了說。 

姜沖自然知道自己繼母的德行，聞言臉色就是一沉，「拿下來讓爹瞧瞧。」 

「不、不用了吧？」姜芸一臉為難，訕訕一笑。 

姜沖不說話，只是這麼鐵青著臉看向她。 

不出片刻，姜芸就妥協了，只是心裡默默吐槽，她不是不想告狀，只是因為包這

個傷口老疼了，這位姜老爹怎麼就不懂她的心呢？ 



姜沖看見姜芸腦後那道寸許長的傷口頓時惱了，狠狠咬著牙根，連眼眶都有些紅。 

那道口子雖然劃得不長，但卻極深，流了不少血，不然也不會要了原主的命，只

不過是被頭髮遮住了，不甚明顯。 

眼下姜沖扒開她腦後的頭髮仔細去看，自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這道傷口有多嚇人，

他艱澀地問：「還疼不？」 

「不疼了。爹，您快吃飯吧，已經沒事了，都不流血了。我今兒多吃些飯，說不

定明天都能結疤了呢！」姜芸兀自笑開，說些讓姜沖寬心的話，卻讓他心裡更加

難受。 

「是爹不好，就不該出門。」 

姜芸搖搖頭，「不是的，就算爹您在家，奶奶要是想找我麻煩您也攔不住，您又

不能時時刻刻都盯著我。」 

姜沖小心翼翼地替姜芸將那塊布條再包上，沒再作聲。 

這一頓飯姜沖吃得很沉默，姜芸時不時給他夾上一筷子菜，還說了好些有趣的玩

笑話逗他開懷。 

兩人吃完飯便早早上床休息。 

這是來到這裡的第一晚，姜芸果然不出意料地失眠了。 

躺在鋪了一床薄薄褥子的硬木板床上，她頭一次發現自己原來的那張床竟那麼柔

軟，身下這塊床板硬得要命，磕得她渾身疼。 

想到自己興許此生都得過著這樣的日子，姜芸心頭不由湧上一股絕望。 

不行！絕不能這麼得過且過下去！ 

今日在廚房裡翻了一圈，別說豬肉了，她連一根豬毛都沒發現，清一色綠油油的

菜葉。 

她又不是羊，怎麼能只吃草啊，她得想法子掙錢才能改善生活。 

可是怎麼掙呢？難道就憑院子裡那一小塊菜地？還是說原主父女幾年沒打理過

的那四畝荒廢的田地？ 

即便這樣行得通，可照姜老太太的說法，如果這幾天拿不出十兩銀子，下個月自

己就得嫁到魏家去了，這個時候再種地，恐怕連芽都發不出來吧？ 

第二章 為治病妥協 

第二日天不亮，姜芸就被村裡不知誰家的雞叫醒了。 

「倒是省了定鬧鐘。」她自我安慰道。 

雖然不適應，但她還是揉著惺忪的睡眼從床上爬起來去做早飯。 

記憶中，姜沖是不會做飯的，所以自從被姜家趕出來，父女二人的飯一直都是由

原主來做。 

早飯吃得簡單，姜芸只熬了些粥，熱了兩個糙米饅頭，又盛出一小碟鹹菜了事。 

當姜芸敲門進了姜沖的屋子，打算叫他吃飯時，卻發現他又病了。 

那個本就身形單薄如紙，彷彿風一吹就倒的男人，此刻躺在床上，臉色比昨日還

要難看，透著一股子灰敗之色。 

他唇色慘白，一聲疊一聲地咳著，那般五臟六腑都恨不得咳出來的咳法叫人聽了



心驚。 

大概是為了不讓姜芸擔心，即便眼下他仍努力壓抑著咳嗽。 

「爹，您怎麼了？」 

姜芸被他蒼白如紙的臉色嚇得手都在抖，一股巨大的恐慌感攫住了她的心臟，顯

然是原主遺留下來的情感。 

此刻她根本顧不上思慮別的，見姜沖咳得厲害，隨手將飯菜放下，連忙上前替他

拍背順氣，又倒了杯熱水餵他。 

就著姜芸的手慢慢喝了半杯水，姜沖的情況才略微好轉，逐漸止了咳嗽。 

「爹沒事，妳別擔心。」他竟然還試圖安慰她，只是聲音飄忽，沒有一點兒中氣。 

他不曾告訴姜芸，之所以今日病得如此厲害，全是因為昨日受了她傷著腦袋的刺

激。 

為著這事，他心頭鬱鬱，枯坐了一整夜沒有合眼，可他身體本就不好，哪裡撐得

住這樣熬？不過一夜功夫，狀況就急轉直下，待天明之時已經虛弱成了這副模樣。 

姜芸執拗地讓姜沖喝下了一碗粥。 

雖說是粥，但其實裡頭只有寥寥幾粒米，根本不頂什麼用。不過即便這樣，也比

什麼都不吃強。 

「爹，您躺下好好歇著，我去找郎中來給您瞧病。」 

扶他躺下後，她收了碗筷轉身就要往外走。 

姜沖聽到她的話，一把捉住她的衣袖，「甭去，不用浪費那些錢，我躺一會兒自

個兒就好了。」 

姜芸聞言轉過頭來不贊同地看著他道：「爹，身體是本錢，您這樣硬撐著怎麼行？」 

姜沖搖搖頭，「丫頭，聽爹的，我這病不是一天兩天了，妳就算叫郎中來也不頂

什麼用。再說了，妳哪有錢請郎中來？」 

姜芸卻執意道：「爹，這您別管了，我今日必定把郎中請來。」 

說完，她不顧姜沖的勸阻便出了門。 

姜芸雖然在姜沖面前說的篤定，但剛從家裡出來就犯了難。 

她身上一個銅錢也沒有，拿什麼請郎中？ 

若是有請郎中的錢，她的腦袋至於到現在還只用一塊破布條包著嗎？ 

對了，腦袋！ 

想起這件事，姜芸眼神一亮，她有法子了。 

憑著記憶找到姜家，姜芸看了一眼雖然陳舊但卻寬敞的院子，不由自主地對比了

一下自家淒涼的小茅屋，越發覺得自己處境悲慘。 

姜家的房子是祖宅，一排房子足足有五間屋，院子有姜芸家三個那麼大。雖然牆

上、簷上都有斑駁缺損，一看就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但比起姜芸父女住的地方

卻好上不少。 

還沒等姜芸進去，一個虎頭虎腦、渾身髒兮兮的小豆丁從院子裡出來了。 

見到姜芸，小豆丁疑惑地看了她兩眼，而後操著稚嫩的嗓音用一副像極了姜老太

太的口吻道：「死丫頭，妳來幹什麼？」 



姜芸低頭看了眼小豆丁姜閔，忍不住捏了一把他軟嫩嫩的小臉蛋，「什麼死丫頭，

我是你三姊姊，別整天沒大沒小的。不過看在你長得好看的分上，我原諒你了，

自己玩去吧。」 

姜芸在姜家序齒第三，上頭有兩個族姊姜柳和姜喜，都是姜海所出，下頭有一個

弟弟一個妹妹，弟弟是姜濤的兒子，也就是眼前的小豆丁姜閔，而另一個妹妹姜

蓉也是姜海所出。 

姜閔的兩隻小豆眼滴溜溜轉了一圈，然後衝姜芸吐了吐舌頭，邁著兩隻小短腿「飛

快」地離開了。 

姜芸剛笑了一下，就聽見裡頭傳來那道熟悉又尖利的聲音用她從未聽過的溫和語

氣問：「乖孫兒，是誰來了？」 

姜芸眼底滿是諷刺，揚聲道：「奶奶，是我，姜芸。」 

說著，她自己推門走了進去。 

姜老太太聽見「姜芸」這兩個字，拿著掃帚的手頓時一僵，臉上飛快地閃過一抹

喜意，站起身朝姜芸道：「死丫頭，妳這是想通了？算妳識相。」 

姜芸下意識地反駁道：「誰說我想通了，我……」 

然而話剛出口，她忽而眼珠一轉，將剩下的半截話嚥回了肚裡，重新轉了話頭道：

「奶奶，我來是想跟妳說，要我嫁也不是不行，但是妳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姜老太太聞言立刻叱罵一聲，「呸！妳個死丫頭，誰給妳的膽子還來跟我談條件。

我告訴妳，妳別想耍花招，不管怎麼樣，妳到頭來都得嫁！」 

姜芸也不惱，只不緊不慢地道：「奶奶，我說妳別不信，我要是不想嫁，半夜帶

著我爹跑了也說不準，到時候你們誰也找不著我們，那魏家不還是得朝妳討那十

兩銀子？」 

姜老太太一聽，眼中閃過一抹遲疑。 

姜沖離家那麼些年，一封信也沒寄回來過，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萬一這丫頭

為了逃婚，和她爹一樣也跑出去，那豈不真沒了著落？ 

掂量半晌，姜老太太鬆了口，「那妳先說，什麼條件？」 

姜芸唇角微勾，「奶奶，我爹身子不好，我記得前幾年有一位郎中說，其實只要

肯用藥，他的病是能徹底治好的。只要奶奶肯讓我帶著我爹回來養病，再請那位

郎中將我爹的病治好，我就願意嫁。」 

姜老太太臉色一變，「死丫頭，妳說什麼渾話，妳爹的病都這麼些年了，誰知道

他是怎麼染上的，又怎麼能治好，這都是那蹩腳郎中瞎扯的騙人話，妳信那個做

什麼！」 

姜芸俏臉一沉，笑意盡褪。這老虔婆不過是心疼自己那些銀子，竟然還想誆她！ 

「奶奶，我記得清清楚楚，那郎中說的話是真是假我知道，妳只說答不答應請郎

中來治好我爹的病就行。」 

姜老太太咬著牙看了姜芸半晌，終於瞪了她一眼，而後恨恨地道：「我答應妳就

是了。」 

眼珠一轉，她又補充道：「若他的病三五個月都治不好，那妳可不能再賴著我了。」 



姜芸聞言沉吟片刻，這老太婆小氣得很，至多在爹身上花個三四銀子便不樂意了，

本也沒太指望對方，眼下能頂一時算一時，她日後再慢慢想辦法掙錢。 

於是她果斷應下，「好，那我一會兒收拾收拾就把我爹帶過來，他又病了，奶奶

先叫人請大夫來給我爹瞧瞧病吧。」 

從姜家出來後，姜芸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取而代之的是迷茫的神色。 

方才她心念一動，臨時改了主意，只因為她清楚，若是直接從姜老太太那裡要錢，

依那老傢伙鐵公雞的性子，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就算姜老太太真的給了，恐怕也

只是一點小錢，連給姜沖拿服好一點兒的藥都不夠。 

想到姜沖咳得上不來氣的模樣；想到被欺侮、被壓榨，甚至白白賠了一條性命的

原主；想到姜老太太對原主父女的不公，姜芸突然想讓姜沖徹底好起來，讓他過

上安逸一些的日子，如此也算她還了原主的一份恩情。 

可做完這個決定後，她要面臨的就是自己或許不得不嫁給那個魏姓書生了。 

這樣的婚姻對於這個朝代的女子來說或許是尋常事，但對於她而言卻難以接受。 

一想到餘生都要和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捆綁在一起，姜芸心底的悔意油然而生，

開始懷疑自己方才的舉動是否真的太過衝動了？ 

在路邊的石墩上坐了許久，姜芸都沒想出個所以然來，眼下已經快到晌午了，夏

天的日頭灼得她頭皮發燙。 

罷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如今當務之急是把姜沖的病治好，如此也算她還了

原主的恩情。 

至於後面的事，還是以後再說吧。 

姜芸深吸一口氣，拍拍小臉醒了醒神，然後站起身來。 

她得趕緊回去收拾東西帶姜沖去姜家，這樣興許還能趕上一頓午飯呢。 

不吃白不吃，再說了，姜家吃的東西肯定比他們爺倆的伙食好得多。 

姜芸興致勃勃地回到家，一進屋就興奮地跟姜沖道：「爹，奶奶讓咱們回去住，

說要給您養病。」 

姜沖聞言努力地從床上坐起來，臉上卻沒有半分喜色，「丫頭，妳去找妳奶奶了？」 

姜芸不明所以地點點頭。 

姜沖見她點頭，突然用力地捶了一下床沿，頓時咳出聲，「妳糊塗啊！妳說，妳

答應妳奶奶什麼了？她才肯這樣花錢給我瞧病。」 

詫異地抬頭看向姜沖，姜芸開始重新審視這個病弱的男人。 

先前她從心底一直覺得姜沖軟弱，不僅自己被繼母欺凌絲毫不知反抗，還連累親

生女兒和他一起受苦。 

然而此刻，他能敏感地一眼看出問題的關鍵，讓她突然覺得他其實是個聰明人。 

這樣的聰明人是不該軟弱的，以他的心智，遇到這樣的事足以自保。 

那麼……或許他有什麼苦衷？ 

這些想法從姜芸腦海中一閃而過，她心虛地低下頭，眼神緊盯著自己的繡鞋尖，

似乎要盯出花來。 

僵持許久，她終於敗下陣來，「爹，您別問了，反正您就跟我去奶奶家養病就行



了。」 

「不行，今日妳若不說個清楚，爹不會跟妳去。」姜沖冷聲道，語氣堅決。 

姜芸見他如此強硬，只好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奶奶說她給我和上荷村

一個姓魏的讀書人定了親事，她收了人家十兩銀子的聘禮，拿去給四叔做束脩，

所以執意要我嫁，昨日上門就是為了這樁事。今日我跟她說，如果……願意給您

請郎中把病醫好，並且讓您在他們家養病，我就願意嫁到魏家……」 

她每說一個字，姜沖的臉色就難看一分。 

直到她說完，他抬手指著她，連嘴角都氣得發抖，「妳、妳如今主意大了，連這

麼重要的事都不跟爹說？好，好得很！好得很！」 

 

 

縱然肚子餓得咕咕叫，姜芸依然倔強地杵在牆角數石子，不肯進屋。 

反正這個家是她做飯，大不了一起餓著！ 

想到姜沖方才氣得火冒三丈將她訓斥一番的場面，姜芸就滿肚子不服氣。 

她之前活了二十一年，還從沒被人這麼指著鼻子教訓過。雖然她知道姜沖是為她

好，可她還是覺得委屈。 

明明她也是為了姜沖的身體，不然誰願意去嫁那什麼素未謀面的魏家小哥？ 

她又不知道那人到底長得是俊是醜，萬一那老太婆的話都是騙人的，那個姓魏的

其實是個又醜又矮的小老頭，不是什麼俊俏書生，那倒楣的不還是她？ 

狠狠地將手中的石子拋到牆上，姜芸算是出了一口惡氣，心中暢快了一些，可

是…… 

自己一頓不吃沒什麼事，姜沖卻是個病人啊。 

猶豫良久，姜芸終究還是妥協地站起身。 

罷了，誰讓她占了他閨女的身子，如今被罵一頓又怎麼了，也少不了二兩肉。 

打定了主意，姜芸擼起袖子一鼓作氣進了屋。 

剛想張口，就見姜沖抬頭看了自己一眼，而後歎息一聲，「丫頭，爹錯了，爹剛

才不該那麼說妳，爹知道妳是孝順。」 

他咳了兩聲才勉強繼續道：「只是爹的身子什麼樣爹自己清楚，不值得妳搭上一

輩子。女子嫁人是關係一生的大事，如果不是精挑細選，爹怎麼放心把妳許配給

別人？妳這次實在是草率了……」 

說著說著，姜沖的聲音有了一絲哽咽，雖然他及時偏過頭躲著姜芸的目光，但依

舊被她捕捉到了。 

姜芸眼圈一紅，鼻端湧上酸澀，心臟卻彷彿被浸到了糖水裡。 

前世她只是個孤兒，無人為她牽掛、無人為她擔憂，雖然依舊平平安安地長大成

人，甚至比大多數人都優秀，但她也曾從心底渴望過親情。 

沒想到她曾經求而不得的東西，卻在這個從未聽過的朝代、在這個逼仄破敗的茅

屋裡，從眼前這個病弱的中年男人身上得到。 

姜芸像失群的乳燕一般驟然撲進姜沖瘦弱的懷中，哽咽道：「爹……」 



她暗下決心，從此刻起姜沖便是她的父親，即便他們沒有血緣的羈絆。 

殊不知，姜沖伸出大掌輕撫著姜芸的頭頂，感受到手中的柔軟，他也在心中下了

一個決定。 

經過一番折騰，姜沖終於答應了跟姜芸去姜家養病。 

第三章 搬回祖父家 

真正到了姜家，姜芸才知道姜老太太竟然把姜沖原來的那間房給姜濤做了書房。 

且不說姜濤書讀了多少，到底需不需要這一間書房，單就姜老太太這般做派，擺

明了沒打算再讓姜沖父女倆有機會回來，著實讓人心寒。 

好在即便是書房，裡頭也沒擺什麼東西，再者姜濤不在家，這書房自然沒人用得

上。 

姜濤雖然讀了這麼些年的書，至今沒讀出什麼功名，但卻沾上了文人的窮酸講究，

即便知道家裡不寬裕，還硬是讓姜老太太給他湊夠了錢好在學塾裡吃住，平日並

不回家，只因為每日從姜家到學塾來回需要起早貪黑，而他吃不了這份苦。 

知道這些後，姜芸不止一次在心底感歎，倘若爹的命能再好一點，以他的心智去

讀書，必然能讀出些名堂來，不會像姜濤那般廢物。 

姜芸雖然長得比較瘦小，但幹活卻麻利。 

不顧姜老太太恨不能撲上來咬她一口的臉色，她將包袱一放，直奔書房，把姜濤

的東西全歸置出來，換上姜沖的。 

姜老太太心疼兒子讀書辛苦，仍把原來那張床留在書房裡，想著他讀書累了也能

歇一歇，如此一來倒是省了姜芸很大一番功夫。 

只是沒等她收拾一會兒，去地裡送飯的四嬸劉氏就挺著個肚子回來了。 

六年前，姜老太太東挑西選地給寶貝兒子娶了這麼個媳婦，只因為看中她是別村

秀才的女兒，略微識幾個字，模樣又生得周正。 

在這些沒邊兒的事兒上姜老太太一向想得長遠，當時就想著不能給兒子娶個農戶

家的女兒，否則等將來兒子掙了功名、成了官老爺，一個大字不識的村婦可撐不

起官家的場面，恐怕會丟了兒子的面子。 

於是她費了大力氣，請人說成了這門親事。 

誰想到劉氏人長得清秀，看上去是一副溫柔像，實則潑辣得很，又小心思多，且

平日裡和姜濤一樣，好吃懶做，慣會偷懶耍滑，又自私自利。 

若不是她嘴甜，肚子又爭氣，剛進門不久就生下了姜家長孫，姜老太太怕是也忍

不下她。 

劉氏一回來就見許久不見的姜沖坐在院子裡，而姜老太太的臉色卻極為難看，還

顧不上問，就聽得丈夫書房裡傳來聲響。 

她連忙過去一看，頓時變了臉色，「芸丫頭，妳這是在做什麼？」 

姜芸抬頭看了一眼，見是劉氏，雖然不喜卻依舊應了一聲，還笑著解釋道：「奶

奶叫我和我爹回來住，自然要把這屋子收拾收拾。四嬸嬸別擔心，這屋子裡四叔

的東西我一會兒一樣不少地送到您屋裡去。」 

劉氏聞言難以置信地轉眸看向姜老太太，見她不勸阻，想來姜芸說的是真的，頓



時怒道：「芸丫頭，這是妳四叔的書房，妳如今給他搬了，豈不是耽誤妳四叔讀

書上進？」 

一邊說著，她還不著痕跡地朝姜老太太的地方看了一眼，果然見姜老太太越發坐

立不安。 

這麼些年下來，劉氏已經摸清了「姜濤考取功名」就是姜老太太的全部念想，只

要牽扯到這件事，她就不會坐視不理。 

然而劉氏能想到的，姜芸又怎麼會想不到？ 

她立刻揚聲道：「是啊，不過比起一間書房，還是錢更重要，四嬸嬸您說是不是？

這要是沒了銀子，四叔連書都讀不起了，那要書房又有何用？」 

她說這話時神情隨意，似乎是在跟劉氏聊家常，然而外頭的姜老太太卻清楚她的

意思，頓時又老老實實地坐了回去，只是臉色比方才更加難看。 

劉氏見此情形哪裡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想必是婆母做了什麼事兒，落了把柄在這

父女手裡，且還是跟銀子有關的。 

想到這兒，她也顧不得那間書房了，一手撫著肚子一手撐著腰，艱難地湊到姜老

太太耳邊，「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姜老太太看一眼坐得離自己有一丈遠，此刻正閉目養神的姜沖，遲疑了片刻，終

究還是開口小聲對劉氏解釋道：「前些日子那樁婚事，這死丫頭非得叫我讓人把

她爹的病治好了才肯答應。」 

劉氏驚得倒吸一口涼氣，偷瞟了一眼姜沖才小聲道：「就那個病秧子？給他治好

病那不得好幾兩銀子，咱家哪還有那些閒錢給他瞧病？」 

這番話顯然說到姜老太太心坎兒去了，於是當下她更加對姜芸恨得咬牙切齒，「我

何嘗不知道？只是當初簽婚書的時候魏家婆母說了，若是這樁婚事成不了，這死

丫頭不嫁過去，就叫我賠他們二十兩，簽了字據的！」 

劉氏臉色一白，壓低聲音急道：「還有這樣的事？娘，您前幾日怎麼沒跟我說啊？」 

姜老太太被兒媳這麼一逼問，頓覺失了臉面，臉色紅了又白，透著不自在，「我

那不是想著讓這丫頭嫁便嫁了嗎，誰承想這丫頭現在竟然這般難纏，還學會抓人

把柄談條件了。」 

劉氏倒也沒深究，只是輕歎一口氣道：「既然如此，那眼下也只能答應她了，說

不定那病秧子的病沒那麼難治，花個一二兩銀子就行了，到時候咱們還淨賺幾兩，

總比賠人家二十兩銀子強。」 

「正是這個理。」姜老太太點頭附和。 

二人商量完便直接起身自顧自吃飯去了，卻不曾注意到，她們剛轉過身，姜沖就

睜開了眼，眸色深沉。 

他曾是習武之人，耳力較常人好上數倍，方才姜老太太和劉氏自以為說話聲音夠

小，卻不想一字一句都盡數被他聽得清清楚楚。 

只是不知為何，他並沒將二人談話的內容告知姜芸。 

 

等姜芸把那間書房收拾出來之後，姜老太太他們已吃過飯了。 



生怕姜芸和姜沖多吃了自家的米，那鍋裡什麼都沒給父女倆剩下，只撇下小半碗

看上去沒什麼滋味油水的炒蘑菇，還有一點清湯清水、都稱不上是粥的粥。 

姜芸見她們如此做派，冷笑一聲，轉身就進了廚房。 

姜老太太一眼看見，立馬上前堵住了門口不讓她進，「死丫頭，妳進廚房做什麼？

又不用妳做飯，出去出去！」 

姜芸卻不理她，推開姜老太太徑直往裡走。 

見姜老太太還要上來拽，她轉身道：「奶奶，妳什麼心思我清楚得很，不過妳也

得想明白，若是短了我爹的吃穿，他的身子好不了，那咱們說好的事我自然也辦

不到了。」 

姜老太太動作一僵，半晌才不甘不願地放開扯著姜芸的那隻手，狠狠剜了她一眼，

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姜芸在廚房裡翻出不少好東西。 

姜老太太養了十幾隻母雞，一日能得不少雞蛋，往往都是一半拿去鎮上賣，一半

留給自己那個整日「用功讀書」的寶貝兒子。這幾個月因為劉氏有了身子，故而

一個月也能吃上三五個雞蛋。 

姜芸知道多吃些雞蛋對姜沖身子好，於是不客氣地一次摸了兩顆雞蛋用白水煮了，

然後重新洗了些米放進鍋裡，加上剩下那點米湯悶著，待悶到七成熟，又把那些

蘑菇倒進去，加了些油、蔥花。 

等飯一熟，廚房裡滿是清香。 

姜芸分別給自己和姜沖盛了一碗飯，往飯裡放了一滴香油，淋了一點醬油，而後

將飯拌開，又將煮好的水煮蛋剝了殼切成小塊放到姜沖那碗裡，這才滿意地點點

頭。 

姜沖起初怎麼也不肯要加了雞蛋的那一碗，非要把兩人的飯換著吃，但架不住姜

芸執意不許，最終還是妥協了。 

看著眼前這碗賣相奇特的飯，姜沖半信半疑地嘗了一口，本以為味道不會好到哪

裡去，誰承想卻出乎意料。 

米飯軟糯，帶著蘑菇的清香和醬料的鹹香，蘑菇因為下鍋之前被煸炒過，本身也

香滑可口，雞蛋醇厚的香氣更添一份美味。 

只是他還是不忘對姜芸囑咐道：「丫頭，下次別這樣了，妳奶奶留的這些雞蛋肯

定有用處，這米平日裡也都是能省則省，妳一頓飯給她用了這麼多豈不叫她心

疼？」 

姜芸撇撇嘴，不屑道：「爹您放心，他們可比咱過得好多了，方才我看那廚房裡

還屯著四袋跟我一般高、三個我那麼粗的米，等秋天一到，莊稼熟了又有新的米

下來，這些夠吃了。」 

姜沖聞言搖了搖頭，也不再說什麼。 

罷了，就當是老太太拿這些東西給他閨女賠禮了，丫頭的腦袋至今還沒好，也需

要多吃些好的補一補。 

 



 

天色漸暗，日頭西沉。 

在田裡忙了一天的姜有、姜海和他媳婦王氏回來了。 

對於姜有，姜芸喜歡不起來，總覺得他懦弱又愚蠢。 

自己的親兒子、親孫女被趕出家門，他卻裝聾作啞，甚至還默許姜老太太那些過

分的行徑。 

此刻見到姜沖父女倆，三人都是一愣。 

姜沖對著姜有艱澀地叫了聲「爹」，之後跟姜海夫妻倆打了聲招呼轉身就進了屋。 

姜有眉頭一擰，他雖沒說什麼，卻長歎一口氣，也轉身離開了。 

姜芸將姜有的反應收進眼底，她總覺得他本就微彎的脊背剛才一瞬間似乎越發佝

僂，透著一股頹然。 

雖不喜姜有，但對於姜海一家，姜芸倒還比較有好感。 

姜海沒隨了姜老太太的自私、貪婪和刻薄，是個難得的老實人。 

王氏也是如此，雖然嘴笨些，但做事麻利、耿直爽快，即便偶爾有點兒小心思卻

也不讓人討厭。 

在原主的記憶裡，當年姜老太太要將姜沖父女倆從家裡分出去時，姜海和王氏沒

少幫二人說情，雖然沒起什麼作用，但這份情誼卻是在的。 

故而眼下見王氏一臉疲態，姜芸主動上前給她和姜海一人倒了一碗水。 

姜海喝過水就回了屋，王氏卻跟姜芸攀談起來。 

「三侄女，是妳奶奶叫妳跟妳爹回來的？」王氏是個直腸子，說話向來不會迂回，

一上來就開門見山。 

「也不是，昨日她把我推到木架上將我頭磕破了，我叫她給醫治的錢，她不肯。

我說既然不肯，那就讓我和我爹回家住，奶奶心疼銀子就答應了。」姜芸大剌剌

地隨口道，全然不介意被王氏知道。 

果然！王氏瞭解自己婆母，知道她不會這麼好心將姜芸父女倆接回來。 

聽到姜芸這番話，她絲毫不懷疑，看向姜芸的眼神裡多了幾分關切，「哎喲，磕

著頭了？快叫三嬸嬸看看，還嚴不嚴重？」 

說著，作勢要去揭姜芸頭上包著的布條。 

姜芸立刻渾身汗毛倒豎，昨日被爹折騰一番已經夠受了，今日她鐵定不要再拿下

來一次！ 

她連忙一把摁住布條，身子挪出三尺遠，「不用了不用了，三嬸嬸您別擔心，如

今已經不疼了，若不是腦袋上還纏著這塊布，我都想不起來昨日磕破了頭。」 

王氏見她抗拒得明顯，於是收手作罷，輕歎一聲，真心實意地道：「妳這個丫頭

聰明，跟妳爹回來住才是好事。不論妳奶奶怎麼樣，終歸是在家裡才能吃得飽穿

得暖。」 

王氏願意親近姜芸實則是出於同病相憐，自從姜沖帶著姜芸搬出去，整個姜家就

數姜海一家最沒地位。 

姜老太太一向偏心偏得沒邊，把姜濤當心肝捧著，什麼好東西都拿去給姜濤兩口



子。 

相比之下姜海就像是撿來的，不聞不問不說，活都緊著讓他和王氏做。 

王氏一個婦人，做的卻是男人們該幹的活，即便如此，姜老太太整日裡還是看她

滿身不是，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只因為劉氏肚子爭氣，剛嫁進姜家的第二年就一

舉得男，而她卻一連生了三個丫頭，整日被姜老太太戳著脊梁骨罵是不會下蛋的

母雞。 

王氏嘴笨不會反駁，憋了滿肚子的氣卻無處說，只好受著。 

姜海明事理，雖姜沖和他不是一母所生，但自幼對他不錯，他也看不慣姜老太太

的行事，之前還曾私下跟王氏商量著能不能偷偷幫襯姜沖一些，只是他們兩口子

自己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又哪有那能力？ 

平日裡賣糧食、賣菜得的錢都攥在姜老太太手裡，就這樣她還整日看王氏跟看賊

一般，不許王氏去廚房，三個丫頭也都得她點頭才能做身新衣裳。 

許是姜芸言談舉止都像個大人又不跟姜老太太親近，王氏便將自己的滿腹牢騷倒

豆子一樣全說給她聽。 

姜芸也沒表現出半分不耐，一直含笑聽著，偶爾還出言附和幾句，讓王氏更加心

生好感。 

最終還是姜老太太在屋裡怒斥了一句「大晚上的不睡覺，嚼什麼舌根子」，王氏

才住了嘴。 

這幾日正好姜喜和姜蓉回外祖家去了，姜芸才不用和她們兩個擠著睡，能自己獨

占一張床，等她們回來，就得勉強和她們擠在一張小破床上了。 

一想到這兒，姜芸頓時心生悵惘。 

先前姜芸問姜老太太什麼時候去給姜沖請郎中，姜老太太說家裡眼下沒銀子，不

然也不能沒錢給姜濤交束脩，只能等過幾天把剛收下來的那些菜拿去賣錢。 

她想了想覺得姜老太太說的屬實，好在也就這幾天的事兒，等等也沒什麼。 

姜芸此刻心心念念的便是去鎮上看看，萬一能找著個賺錢的門路呢？眼下她對錢

的渴望已經達到了人生的頂峰。 

不是她嬌氣，是這裡的條件實在太過艱苦，哪怕在育幼院裡的日子都比在這裡好

過。 

幸而姜芸帶著姜沖住回姜家的第十天，眼看著這個月快要到頭，跟魏家人定下的

日子越來越近，姜老太太終於受不了家裡養了兩個什麼也不幹的閒人，還處處要

受制於姜芸的日子，咬咬牙下定決心，叫姜海去鎮上賣了東西換錢，請個郎中來

給姜沖治病。 

 


